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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魂腔到柳琴戏
■邵明思

两千多年来，我们枣庄所在地域一直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更值得骄傲的是，此地民间文化源远
流长，尤其是文艺事业一直比较繁荣。其中，戏曲艺术遗产更是非常丰富，据《峄县志》记载：“唐代尤盛，至今沿而
为之。乡村亦多竹马、秧歌、诸戏，金鼓喧闹。盖有乡傩之微意焉”。所谓诸戏，不仅包括从外地移植到境内的京
剧、豫剧、梆子戏，而且还有当地人民亲手创造的、经过几代人心血灌注的、独具地方风格及乡土气息的文艺特产
——拉魂腔（柳琴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拉魂腔滋养了这一方人的精神生活，陶冶着这一方人的思想情操，潜移默化地促进着这
一方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它所具有的“高台教化”的特殊功能，使后代子孙受益匪浅。

拉魂腔的起源
拉魂腔的发源地是鲁南苏

北、运河两岸。当然，我们不能
贪天之功，武断地把枣庄所在的
鲁南列为孕育拉魂腔的“母体”，
而应该说是母体的主要部分。
客观地讲，一个剧种的产生，是
一方人民自发的集体创造，这种
创造完全不受行政区划的局限。

拉魂腔和流行于苏北、皖
北、豫东一带的淮海戏、泗州戏
一脉相承，是同树分枝的姊妹
花。

尽管拉魂腔的地域属性较
强，同时不可否认，它与我省淄
博的五音戏，胶东的茂腔、柳腔
也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拉魂腔的前身是“肘鼓子”
（或称“咒鼓子”）。肘鼓子是清
朝初期流行于鲁南地区的一种
迷信职业。时值刀兵四起的战
乱之秋，十年九灾，生灵涂炭，灾
难深重的人民朝不保夕，精神空
虚，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神灵拯
救的幻想之中。一些人迫于饥
寒，设法糊口，创造出肘鼓子愚
弄百姓。

肘鼓子的形式是，一人敲
锣，一人击鼓，口念咒言，一唱一
和，声称能替有灾难疾病的人们
解锁还愿，驱邪祈福。随之游食
四方，浸以成俗。久而久之，锣
鼓打出了花点，口中也唱出悦耳
动听的腔调。不过，从事这个职
业的人越来越多，而相信这种法
术的用户则越来越少。供求失
调，肘鼓子陷于危机。于是便扔
掉神化的外衣，公开打出演唱卖
艺的旗号。经过一场戏剧性的
演化和质变之后，艺人们在追求

艺术、提高演技的同时，又把当
地流行的另一种民间艺术——

“锣鼓铳子”吸收过来，同肘鼓子
熔为一炉。

肘鼓子的主旋律只有四句
腔，前三句半较平，后半句翻高，
因而又名为“拉后腔”。当时运
河岸上纤夫拉船号子的韵调很
受欢迎，肘鼓子也吸收过来，充
实音域，因而亦称“拉河腔”。艺
人们在实践中土法上马，自行设
计研制出柳叶琴（土琵琶）作为
主弦伴奏，又增添了笛子、二胡
等乐器，从而，丝竹锣鼓浑然一
体，强化了艺术效果。

拉河腔在不断研讨，提取方
言乡音之特长的基础上，广泛借
鉴、吸收京剧、昆剧等艺术精华，
包容渗透、兼并糅合。后来又经
过文人之手，对其词曲、韵白进
行一系列加工修改，逐渐形成一
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据老艺人
说，清乾隆间峄县知县张玉树酷
爱拉河腔，因其曲调优美婉转，
具有动人心弦，拉人魂魄的艺术
魅力，他随之美其名曰“拉魂
腔”。 张玉树为拉魂腔戏班写
了一段唱词叫作《风花雪月》，至
今流传民间。老峄县人还流传
着一支叫作“四大香”的顺口溜：

“绿豆米饭羊肉汤，旱烟袋和拉
魂腔”；还有一支歌谣:“拉魂腔
一来，大闺女跑掉鞋。拉魂腔一
走，闪倒了十九；死了先别埋，等
着拉魂腔还来。”可见，拉魂腔给
人的艺术感受是何等之深，它确
是当时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精神食粮。

(上）

柳琴戏是在民间说唱的土
壤上成长起来的，其韵白是以
方言变韵为主。它的表演具有
明快、爽朗、粗犷、有力等鲜明
的特点。

柳琴戏的演唱方式同其他
地方戏曲不同，主要有三个方
面：

一是自由的旋律。柳琴戏
的唱腔，起初极不固定，演员只
要掌握它的风格特点，可随意
转接，用各种腔调进行演唱。
同一段词，演员各有其不同的
唱法，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优
势自由发挥。

二是特殊的节奏。柳琴戏
所有的板式都是有板无眼的四
分之一拍的节奏，和一般的戏
曲音乐规律不同。这种流水状
的四分之一拍的节奏主要是便
于采用切分音，形成一连串的
变节奏，使唱腔更加委婉动听。

三是丰富的转调。柳琴戏
的板头变化幅度不大，作为过
场用的伴奏曲牌也不多，但却
有丰富的转调。几乎每段唱腔
里都有转调。转调的原因一方
面是根据人物的情感，另一方
面是由演员的嗓子条件决定
的。

柳琴戏总的演唱特点是灵
活、多变、运用自如。乐队在弹
奏过门时，演员只要掌握不荒
腔、不掉板，即可任意起腔、转
调、自由咏唱，丝毫不受伴奏的
限制。乐队既不约束演唱者自
由发挥，又能随着唱腔的变化
而变化。如此“即兴伴奏”的形
式，看来较灵活，实际不正规。
解放后，在音乐工作者和演员
的共同努力下，边演出、边吸
收、边改革，逐步发展到定谱定
腔，进入正规化的档位，演员的
音乐水平也相当的提高。

灵活的演唱特色

拉魂腔综合百家之长而自
成体系，独立门户。开始只能

“跑乡坡”、“打地摊”，其服务
对象全是平民百姓。演出形
式非常简陋，既是演员，又当
乐手，化出化入，一人须担几
个角色。起初不化妆，后来置
办了简便的戏衣和道具之后，
便粉墨登场，到大雅之堂为工
商绅士唱“堂会”。剧目内容
也日渐丰富，既有为大众喜闻
乐见的“下里巴人”，也不乏上
流人物所欣赏的“阳春白雪”。

起初，拉魂腔艺人全是清
一色的男子汉，挂上冉口或戴
上方巾就演生角，摘掉冉口、
方巾，头顶手帕就演老旦，摘
下手帕头插一朵花就演花
旦。后来，鲁南苏北运河两岸

出现三朵花，不知何许人也，
艺名叫“三白”、“四白”、“蓉苗
花”的女孩加入戏班，开了女
扮坤角的先河。女性的参演，
增添了艺术色彩和观众的欣
赏情趣，同时在反封建礼教，
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具有
积极作用。

清咸丰二年（公元 1852
年），鲁南大地遭受一场空前
的天灾，加之瘟疫流行，造成

“人吃人”的社会悲剧，大批拉
魂腔艺人外出逃荒，扶老携
幼，浪迹天涯。分别到丰、沛、
萧等县和砀山、涡阳、蒙城、商
丘、虞城、宿县、灵璧、泗淮等
地演出，并且收徒传艺，还有
的就地落户，终老于异乡。从
而把拉魂腔的种子撒遍了苏
鲁豫皖四省的接壤地区。

从满清帝国到军阀混战，
乃至国民党政府，拉魂腔虽然
倍受官方的歧视和摧残，但它
扎根民间，与劳苦大众同呼吸
共命运，因此，屡经灾荒而东
山再起，历尽战乱而劫后重
生。不但没有在封建统治阶
级的高压下“流产”，相反在广
大人民的爱护和支持下，经过
艰难的历程逐步地发展壮
大。从 20世纪 30年代到 40年

代，峄县境内出现了较有影响
的周家班、杨家班、马家班等
八大戏班，另外还有二十多个
小型的夫妻班、子弟班、师徒班
等等，从艺人员始终不少于四
百人。这期间，不论士农工商，
还是男女老幼，大都会唱几句
拉魂腔。连目不识丁的庄稼人
也因此懂得了戏文，而且通过
戏文也获得了文化知识，对历
代兴衰，帝王将相，对中华民族
的伦理道德，也略有所知。

解放前后，峄县境内拉魂
腔队伍的阵容最为可观。比较
有名气的艺人有：孙殿文父女、
马学成、高广才、焦广巨、孙玉
堂、岳得才、杨思河兄弟、李金
山、侯二妮、韩学亭、黄诚仁夫
妻及女儿，还有张孝堂等。他
们不仅有相当程度的艺术水
准，有的还有相应的组织能力，
对推动地方戏剧艺术的发展卓
有贡献。

自从柳叶琴的出现，对拉
魂腔的音色增添了光彩。因为
它居于主弦地位，人们又认为
拉魂腔的名字欠雅，解放后便
称为柳琴戏。1954年华东地区
五省一市在上海市会演，由官
方正式把拉魂腔改名为柳琴
戏。

拉魂腔的流变


